




钱 仲 联

日）生。

我名钱萼孙，字仲联，以字行，号梦苕，又号苕

隐、知止斋主、攀云拜石师竹簃主。江苏常熟人，原

籍浙江湖州。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公历

月年 年冬毕业于无锡国学

年，经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确定

专修学校。以后在沪、锡、桂、宁等地教书，历任大

夏大学讲师、教授、无锡国专教授、南京师范学院

古典文学函授科负责人、江苏师范学院教授、中文

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现任苏州大学终身教

授、中国近代文哲研究所所长、明清诗文研究室主

任。

年，经国家教委审批确定为首批

为首批指导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迄今已有

一、二、三、四、五各届博士生取得学位毕业，以后

仍在续招。

作者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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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国内访问学者导师。校外职务，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

国文学卷》副主编、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唐代文学学会理事、

江苏省文联委员。现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

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苏州市政治协商会

议常委、《汉语大词典》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

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名誉代表、苏州市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委

员、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诗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韵文学

刊》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委兼《诗词集》主编、苏州文治

国学院名誉院长兼国学研究所所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唐代文

学学会顾问、中国近代文学学会顾问、北京大学《全宋诗》编委会

顾问、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顾问、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

顾问、江苏省诗词协会顾问、江苏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领导

小组顾问、江苏省比较文学研究会顾问、齐鲁书社顾问、常熟市

志顾问。

我的家庭，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可以炫耀。我家原籍浙江

湖州，自高祖以上都是农民。曾祖父孚威，字港汰，始读书中秀

才。我祖父钱振伦才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字楞仙，道光十八

年戊戌（ 二甲进士，与曾国藩为同年，曾是三甲同进士。我

祖父是清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之婿，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的姊夫。

中进士后，官翰林院编修，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曾国藩与同往。

回京后，升国子监司业。丁母忧，回湖州，终制后未出。不久，翁

心存做了宰相，我祖父为避免“裙带”之嫌，所以不再去北京做

官。以后长期在扬州梅花书院、淮阴崇实书院任山长。祖母翁

端恩嫁到我家后，长期与祖父同甘苦，同流寓。所以我祖父是一

位两袖清风的中级官吏，并不显赫。祖父是晚清著名骈文家，曾

注《鲍参军集》、《樊南文集补编》，从《全唐文》中，选出骈文为《唐

文节钞》十大册。自著有《示朴斋骈体文》、《示朴斋骈体文续》、

《示朴斋随笔》等。谭献在《复堂日记》中、张之洞在《书目答问》



仲联依其大母占籍虞山绘梦苕庵图属题效

、辛巳年（

中，都曾把他作为清人学唐骈文的典范而加以推许。祖母翁端

恩也擅长诗词，叶恭绰曾选其《簪花阁词》入《全清词钞》，伯母单

士厘曾选其诗入《国朝闺秀正始再续集》，徐世昌选其诗入《晚晴

簃诗汇》。祖父秉性狷介方刚，我少时常听父亲讲到祖父在扬州

掌教书院时，一次某盐商宴客，祖父被邀往，盐商忙于招待显贵，

原约的开席时间已到，客人尚被冷落一边。祖父拂袖而出，大声

说：“我不能受盐商的气。”这虽是小事，对我的影响却很强烈，我

一生性不随和，怕与此有关。我家在常熟，住引线街，老屋三进，

是祖父客死他乡后翁同龢购赠我祖母的。这样，我家就寄籍常

熟，不再回湖州。我生于常熟，长于常熟，湖州虽邻郡之近，隔太

湖相望，而数十年间竟未能到，直到前数年，才由湖州人士邀我

回去观光。最近湖州词学界创议建“新六客亭”，以湖州籍词人

朱祖谋、林铁尊、俞陛云、沈尹默、俞平伯和我为六客，六客中前

五人都已逝世，只有陪末坐的我尚在。我室名为“梦苕庵”，乃尚

未回到湖州前所取名，是饮水思源之意。日本友人坂田新先生

《金陵学纪》说我：“与钱牧斋有远亲关系”，是一种误会。牧斋学

问，我虽然一向景仰，但彼吴我越，宗谱上却联不上。我为了不

忘先世渊源，曾于丁丑年（ ）先后请黄宾虹、

。一水通震泽，虞山望青

杨无恙为我绘《梦苕庵图》。我自己在宾虹所画横卷后题诗云：

“樊榭题斋榜，苕源在画图。道场起方寸，四水有潜夫。如幻元

无住，贞观道不孤。岸花将鬓雪，凭仗一峰摹。”“清远吴兴水，先

人此闭关。移家嗟葛令，乞墅又东山。越纽书随劫，吴趋梦未

闲。永怀天目乳，何日鹤飞还？”夏敬观先生为题五古一首云：

“临安耸天目，山色青满县。登高俯苕源，曲折银一线。吴兴承

其流，蓄黛何蒨。汇为霅溪水，吟士蔚群彦。君家世居此，潺

湲泻文涧。君居琴川上，宅相许童

弁。用是颜其庵，两字寄瞻恋。饮水有不忘，挹注祖遗砚。”张尔

田先生为填《念奴娇



依旧季鹰家世，吴蔡体赋此》云：“破山一角，喜莼

年动乱中被鼠辈劫

曾说樊南兄

弟好（君祖楞仙司成与弟竾仙同注樊南文补，曾以玉溪兄弟自

况，见《示朴斋集》），今见孙枝蔚起。甥馆糕环，外家枣栗，清远

吴兴水，夜来归梦，结庐人境还是。我亦两世论交，南冠憔悴，击

筑燕台市。故国扁舟聊一系，回首云山千里。碧浪三潭，苍烟五

亩，此愿何时遂？对君图画，幼舆空想高致。”一诗一词，都写在

两先生诗集词集已刊行以后，张词是最后绝笔，弥足珍贵。陈衍

先生还为我庵题匾。可惜的是：黄画在

木、戴行之重绘的新图，张、夏二

去，至今无下落。每对诸先生诗词手迹，及幸存的杨画，近年友

人陈兼于、曹大铁、朱子鹤、吴

家外李宣龚、李宣倜、陈兼于、陈世镕、夏承焘、庞树阶、杨无恙的

题诗，清远的苕、霅二水，便经常在我的卧游中流过，无奈是苕花

吹雪，早已经飞满头颅了。

任何人，总要经过求学的启蒙阶段。说到我的启蒙教育，难

忘我的双亲。我母亲是常熟人，是著名诗人沈汝瑾的从妹。我

四五岁时，常依母怀，听母亲柔声唱吴语山歌、吟诵唐诗、讲弹词

故事。我至今记得第一首歌是母亲唱的“白米饭好吃田难种，鲜

鱼汤好喝网难扳”的吴歌；读到的第一首诗，是贺知章诗“少小离

家老大回”那一首，都是母亲亲授的。“青灯有味是儿时”，“童心

来复梦中身”，深深在我脑海中留下烙印，成为一种永久的记忆。

父亲于光绪年代随同我从伯父钱恂到日本，伯父那时任留日学

生监督，随他到日本留学的，有我从叔钱玄同、我从兄钱稻孙、钱

燧孙等人。我父亲留学时从小学读起，可是后来病了，不能续

学，中途回国。回国后病居家中时多，所以我童年在小学读书时

期，每天放学回家后，就在父亲督责下自学。我家是中产者，并

不富裕，而祖父母遗下的楹书却堆满一楼，加以父亲从日本带回

的日文书籍，新旧都有。父亲却不教我读日文，偏要我读祖父的

书。把祖父的著作稿本叫我抄，作为课余时间的作业。日写两



少指授。

三页，抄完一部又一部。在这过程中，对古奥艰深难认的旧体诗

由不懂到渐懂，由略知一二到广泛深入的掌握，由动手试写到写

得象个样子⋯⋯，坚实的基础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读写工夫中

得以逐渐积累加固。这时，我的姑丈俞钟銮，也是翁同龢的外

甥，治顾亭林之学，诗文都学亭林。在我治学之初，得到他的不

岁师范毕业后，又经他的介绍，进入无锡国学专修

学校就读，从此，我走出常熟，开始人生的新旅程。

无锡国专，位于无锡城内学宫旁。校长唐文治先生，是我舅

祖翁同龢的学生，并曾在翁家处馆。由于这种渊源关系，所以对

我特别关切。他是近代著名的理学家、古文家、教育家，出于晚

清汉学家定海黄以周先生门下。先生曾担任国立南洋大学即交

通大学校长，培养大量工业人才，退下来办国专。唐先生办国

专，教学方式类似旧时代的书院，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

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旁及《说文》、《通鉴》和先秦诸子。义

理、词章、考据，学生可以就性之所近偏重，汉、宋学兼采，故曾派

我与唐兰、王蘧常、吴其昌、毕寿颐几位同学，先后到苏州从汉学

家曹元弼学《仪礼》、《孝经》。唐先生曾得桐城吴汝纶先生朗读

古文之传，教授古文时，示范朗读，抑扬抗坠，阳刚阴柔之文不同

其调。我们都仿效其读法，天天渊渊金石声满天地，号为“唐

调”。后来，上海的唱片厂把唐先生的读文灌为唱片。前些年，

我们又把旧唱片转录入录音带。我还把唐先生的读文录音和我

用唐调的读文、读诗词制成录音带两盒对学生放播。前年，台湾

《国文天地》社及谈江大学的同行来我处访问时，又把唐先生和

我的录音带转录了去，携往台湾。唐先生对学生除传授学问外，

尤重视道德教育，以身示范，校园中对联有“栽培树木如名节”的

话，礼堂中联语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的话。大家得到一定的熏陶，后来在不同的时代要

求下，在教学岗位上，都把德育放在首位。同学中大家推王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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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又与画家张大千、词人谢

为首座，王是近代名儒沈曾植的晚年学生。沈氏也出翁同龢的

门下，与我家有渊源。我虽不及亲炙沈氏，然从王君处得闻沈氏

绪论，大抵以经通诗，文道合一，我从此产生了对沈氏的崇拜心

情，学习沈氏之诗，并初步探索沈氏治学途径。王蘧常比我年长

岁，情同昆弟，二人皆当风华正茂之时，高睨大谈，挥斥八极，

诞辰，王君赠

合刊《江南二仲诗》，可见其狂。二人唱和甚多，王君当时赠我之

诗，有“钱郎三尺万夫师，爱我如兄屡赠诗。握手毕倾肝鬲语，异

乡温得弟昆私”云云，反映了其时情况。直到我

雄视古今。”而我先在王君

我寿联，还写着“六十年昆弟之交，亲同骨肉；八百卷雄文寿世，

寿的时侯，仿照沈曾植诗体写了五

古长篇八十韵为道其生平，可称数十年交谊如一日。不幸君于

寿之时，猝然辞世，“峨峨若千丈松崩”，使我在学术上失叩击

之人，冥契既逝，怆怀何极！

岁冬国专毕业，次年到上海教书，视野才逐

我写诗，并非始于与王君缔交之后。童年时家庭熏染，颇有

关系。十五、十六两岁，读书的师范校址，即是我舅祖翁同龢的

锦峰别墅。面临湖甸，烟雨迷茫，背负青山，鸟鸣泉响。别墅中

有延爽山房，依绿草堂诸胜迹，水石草树，廊榭池台，花朝月夕，

光景如画。当时写诗学王、孟、韦、柳一路，下及明阮石巢、清厉

樊榭，心情生活与山水背景相适应，诗作幽雅精致，艺术可算早

熟。但由于生活面狭窄，基本上与世隔绝，诗歌内容以吟咏山水

为主，很少涉及国家时事、社会生活。在国专读书时，基本上还

是学生生活，所作只有主要写军阀兵乱时，自锡避乱回里四首与

时事有关。直到

渐开拓，诗作风格才逐渐转变，

玉岑等结交，颇不寂寞。与夏承焘通信论学，也始于此时。

卷。为什么要选择黄诗入手

我在写诗的同时，从事于前人诗集笺注的工作。第一部笺

注是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

呢？话得回头说起。我到上海后，曾在金井羊教授家中任家庭



他们的宴会和论诗。但这时，“九

教师，接着到大夏大学任讲师、教授，担任修辞学课程。在上海，

开始和“同光体”诗人李宣龚、夏敬观以及陈诗等交游，经常参加

八”事件爆发了。战火四

起，国势日蹙，严酷的现实，打破了过去个人的书斋天地，使我奋

力跃出了“同光体”诗派以及山水风光的狭窄圈子。而人境庐

诗，正是晚清诗歌革新的代表、爱国诗歌的典型。我选取他作笺

注，不仅由此可以探索许多诗家的用典奥秘，具体了解中国近代

历史的发展过程，并可借鉴黄诗，使我同样可以写出国难惨重年

头的作品来。注黄诗还有一些私人关系。黄氏曾为我舅祖翁同

龢所赞誉，见《翁文恭公日记》，其随薛福成为驻英使馆参赞时，

我伯父钱恂也在薛处，与黄氏为同僚，两家有世交渊源。笺注是

一门专门之学，从李善注《文选》以来，宋人注宋诗，如山谷、后

山、简斋等注本，向来认为精善。它涉及到作品本事，征典必须

最先的材料，佚书要从古注本及古类书转引必须注明来源，要断

制简括，不尚繁琐，要寻究诗人借鉴前人作品的脚根，如黄诗不

少本于钱谦益、黄景仁、舒位、宋湘、龚自珍、曾国藩等的诗句，还

要横向广搜作者同时交游的身世及唱和作品，更要全面掌握作

者的家庭、政治等历史、思想、文学理论，因而笺注时要写详细的

黄遵宪年谱，这为我以后写《李贺年谱会笺》（刊于《梦苕庵专著

二种》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陆游年表》（附于《剑南诗

稿校注》中）、《文廷式年谱》（刊于《中华文史论丛》中）等开了先

路。黄氏诗集，那时国内很难觅到，我托书店以高价物色到梁启

超在日本初印的善本，便开展了我的工作。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后，后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再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三版本，递有增删，互有得失。现在我又掌握了一些新的材料，

将来如能合各本再作一次总整理，那就更好了。

笺黄诗同时，我基本上用黄诗的表现手法，并参用钱谦益、

吴伟业的艺术技巧，写出了大量反映现实、感咏时事的诗篇。从



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时，写了《淞乱杂述》别是

八”开始，主要如《中秋月蚀》、《哀沈阳》、《哀长春》、《马将“九

军歌》、《书愤》、《哀锦州》、《椎秦》、《近闻》四首、《胡蝶曲》等。特

首、《飞将

军歌》、《李营长死事诗》、《虹口义屠诗》、《国军撤淞防感书一百

韵》以及后来编集时删去的《新乐府》若干首，发表在《申报》附刊

上。黄炎培先生读后拍案叫绝，到处为之宣扬，并介绍我同吴江

著名诗人金天羽先生相识。金先生又对我诗赞赏不已，后来选

登数篇在他主编的《文艺捃华》上，评为“才雄骨秀，独出冠时，老

夫对此，隐若敌国。”他为我诗集作序，称为“其骨秀，其气昌，其

辞瑰玮而有芒。”还勉励我在诗国以“图王”、“图霸”为己任。黄

遵宪的从弟遵庚以为我的长篇感时之作，足以继承人境庐。同

乡著名诗人杨圻也推我为“异才”，认为和黄景仁、王昙“伯仲之

间”。范镛撰写《近代诗坛点将录》，检阅一时诗坛，以我当“天英

星小李广花荣”一席。至于近代著名诗人许承尧称我为“从昌谷

入，逸气轩举，秀语叠出，造句之巧，卓尔迈伦”；陈衍《石遗室诗

话续编》则认为“似其乡郑海藏、何梅生之所为”。陈诗《尊瓠室

诗话》以为近玉溪，举《过苏州》一诗，谓似韦庄乱后之作。这都

是后来的话，我尤感金天羽先生为知音。

年

我从事《人境庐诗草》的笺注，从上海开始，一直继续到

年我回到国专担任教授后，还在进行，完成后，即于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此书作注时，唐文治师的学生彭忻，正在

做梅县县长，邮给我不少方志书籍。黄氏从弟遵庚，闻知我在作

黄诗注，不辞千里，特地到无锡访我，更给我很多手稿资料并口

述许多有关诗篇的本事，这使我的笺注大大提高了质量。王蘧

常为我此书作序，阐明黄氏爱国的诗教，心同于屈原，我的笺注

志在以文字救国。盖这时已是处在国难日益严重的阶段了。冯

振序中称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非诗人注诗，莫能合而为

一”，称余注与钱牧斋注杜，“其所成就，异代而同符”，与黄诗本



首绝句

身，都“足以激发末世之人心，为救亡之一助，是尤注者微意所

在”。可惜这些注文，再版本中都被删去，以致有一妄人，以余与

陈衍论诗属于片面谈艺术而不谈思想内容的一派，这与事实根

本违反。我在无锡国专，与“同光体”闽派首领陈衍同事，住在一

楼，卧室相邻，只隔一壁，时常来往论诗。陈衍虽是“同光体”诗

人，但眼界开阔，不限一派，与黄遵宪也是老友。每星期在唐师

家与陈衍等宴饮一次，以为至乐。

这时我开始写《梦苕庵诗话》，按周在《中央时事周报》发表，

又以不同内容的章节在《国专月刊》、《国专校友会集刊》发表。

余撰诗话，与前人诗话不同，重点在于系统地详论清代名家与作

品，介绍与考订有诗史价值的杰构，而一般诗话之摘句与记述友

朋间琐事的，只是附带涉及。 年，齐鲁书社把它汇集在一

起，略加增删，出版行世。近七八年我主编《清诗纪事》，其中大

量评论及考证的材料，我用《梦苕庵诗话》之名，如果把它汇集起

来，可成巨帙，不少于《石遗室诗话》了。

卢沟桥炮声一响，日军侵陷上海。我随国专西撤，流转于长

沙、湘乡、桂林等处。也基本上继承杜甫、黄遵宪的传统，写下大

量的流亡生涯的长篇短歌，也有描绘一些西南山水的。这时，杨

圻避难居香港，我把诗稿寄给他看。他极为振奋，题了

给我，可惜原稿已在“文革”中被抄家者劫去了，现在仅记得

首，其中一首云：“千家流徙瘴江行，想象西征万里情，独有诗人

饶异数，桂林山水始鲜明。”这和同时金天羽先生《人日怀人诗》

七绝中所写：“仲联躯干小无敌，意气公然雄万夫。山水桂林天

下甲，诗成得赛二樵无？”同样是对我的策励。接着，国专又迁校

到桂南的北流山中，一路乘舟前往，饱览阳朔胜景和漓江一路险

滩，北流是道家勾漏洞天所在地，风景不亚于桂林，我又写下了

不少纪游诗篇。校长唐文治师年迈水土不服，东归上海“租界”，

办国专上海分校，都讲乏人，命我回分校任教。我从北流取道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起舞。旧家宗派，江

州半岛、广州湾，经香港回沪。在香港逗留了一旬，南海舟中，对

着掀天鲸浪，大豁胸襟。看到人心思汉和另种灯红酒绿醉生梦

死的不同世界，愤慨地写下不少诗篇。

到达上海，在国专分校授课，工作不太忙，老朋友王蘧常等

都在同校任教，夏承焘也在国专任教，多年神交，初次晤面，愉快

莫可名状。又与同事姚鹏图、郝立权、周予同、胡宛春等缔交，校

外则又与旧时交游金天羽、李宣龚、夏敬观、杨无恙等重温诗酒

酬唱旧梦。特别是这时我开始填词了，是从答和廖恩焘先生和

赠词开始的。恩焘字忏庵，廖仲恺先生之兄，是词坛前辈名家。

当时，他看了我的著作，十分高兴，写《癸未中秋前十日拙词烛影

摇红奉赠仲联吾兄词宗正之》赠我，并媵以夏敬观先生仿石田画

便面，廖词云：“班马文章，蔚然奇气通词赋。万邦龙战血玄黄，

飞向毫端诉。呵壁扪天漫语。夜沉沉，霜

鍪，儒冠肯被蝉貂误。男儿三十立功上峰青，千年心素。不换

室名）。”承焘一世词宗，不

名，岂必为房杜。吾道干城付与。遏颓波，中流砥柱。河山泪

点，甚采芳馨，纫囊同贮。”以后我便断断续续地写词，直到现在。

取径白石，参以后村、辰翁、遗山，颇与时人墨守梦窗一派异趣，

也不学《花间》五代。词友龙榆生以为我是“以诗为词”。独夏承

焘为我词集作跋，谓“诵桂林阳朔诸篇（按指题画诸篇），殆欲目

空朱、厉；感时之什，如《感埃及近事》、《京口渡江》、《丙午元旦》

等，亦使幼霞、强村缩手。写山水清嘉，如《苏堤步月》、《西湖初

秋》诸阕，皆可颉颃忆江南馆（按：陈

轻假借，其言如是，余乃稍稍自信。余始终不赞同晚清词坛的摹

拟风气，曾写《光宣词坛点将录》，发表于《词学》第三辑，以揭示

我的主张，接着又扩大月旦，改为《近三百年词坛点将录》，发表

于我的《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中。

上海公私藏书丰富，乃鼓起我笺注沈曾植《海日楼诗集》

卷的勇气。当时在沪交游中曾与沈氏有接触的人，除王蘧常是



多岁时，作了《吴梅

天天见面外，夏敬观、冒广生、李宣龚都健在，是有利条件。但是

注沈氏诗，并不容易，其难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位大家名家的专集

注。沈氏以学人为诗，表现在其诗的融通经学、玄学、佛学等思

想内容以入诗，腹笥便便，取材于经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

理、辽金史籍、版本目录、医药花草、说部、金石书画篆刻的奥语

奇词以入诗，从而形成了自己奥僻奇伟、沈郁盘硬的风格。特别

是佛典，几乎触目都是。为此，我特地购置了一部频伽精舍本

《大藏经》（虽有错字，可以用日本大正版查正），重要的大小乘经

论及佛藏目录、禅宗语录、各种高僧传、一切经音义等，几乎翻

遍。虽未能通达佛法精蕴，知识性方面却已历历如数家珍。利

用课余时间，细心校注，用了四五年时间，居然完成初稿。后来，

与沈氏嗣子慈护先生缔交，馆其家中数月，于诸家刊印集本之

外，得读其笔记、文集、手稿，补充不足。通过交谈，详细了解诗

篇本事、交流人物等等。续加整理，遂成定稿。此稿已列入国务

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现已由中华书局审定，在付印出

版中。

在沪一段时间，除注沈诗外，还用力于两晋、南北朝史的研

究，写过《读北魏书崔浩传书后》、《读南朝史札记》等文章发表。

关于注专集的工作，黄、沈二家诗注以外，

村诗补笺》（刊于《梦苕庵专著两种》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用意在于补正吴翌凤笺注本的注典而不及本事；靳荣藩《集

览》注典多疏陋，本事较详而有错误；程穆衡《编年诗笺》多遗闻

坠故，可资津逮，而又缺注典实，编年亦有错误。因三家都未见

到后来印出的《梅村家藏稿》，对作品的写作年代，往往搞错。我

作此补笺，既是补其未备（包括《家藏稿》所收之诗未见于三家注

本者），又是正其疏误。凡三家已详注及不误者，都不复出。同

时，我还作了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的补笺，补钱

曾注所未及及注错之处，特别对钱氏抗清事迹体现在诗中的，发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

微探隐，有的还超出金鹤冲《年谱》、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之外。

可惜钱牧斋诗的补注，“文革”中被抄家者劫去，至今无下落。我

处虽有些杂乱底稿，年迈怕没有精力去重加撰写了。

诗词集笺注，在我几乎成了专业。

集补注》

多岁时，作了《鲍参军

卷，因为我祖父的《鲍集注》，所据版本，只是张溥《汉

卷，因为韩诗向无精善的注

魏六朝百三家》本，没能见到后来《四部丛刊》的影抄宋本，无从

据以作校勘。诗的部分，黄节作了补注，亦未备。为此，我全面

作了校注，纠正了一些旧注的误说，对研究六朝诗文者，不无裨

益又作了《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本，宋人方 卿《举正》、朱熹《考异》，校勘精善，但非注释，五百

家注、廖莹中注以迄明人蒋之翘注、清人顾嗣立注，都无新义。

方世举创为《编年笺注》，增补注释，附会史事，互有得失，但编年

亦多误，且未及从事版本校订。清代学者，出其治学绪余，旁治

韩集，成绩远出宋明人之上。我仿照清人集释、间诂一类的纂述

家论方法，用 种宋、元、明善本作校勘，采集唐、宋至民国

方面。此书于

述，大量参以我自己的新解，重新系年编排，包括校、笺、注各个

年初版后，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文

学研究》上著专文评论，认为完全可以取代以前一切韩诗旧注。

后来又作了些修改和增删，于

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大学本科阅读书目中，将此

书列入主要参阅书目。

卷，外加集外

岁以后，我又作了《剑南诗稿校注》一书，那在我所作前

人别集注中，是一部卷数最多的巨帙。正集凡

种）诗（包括《放翁逸稿》、《续添》、《逸稿补遗》 卷、传记、年表

等。采用汲古阁本为底本，以两种宋刻残本、明刻别集本、影印

本《永乐大典》及其他作校勘，补录了若干佚诗，考正了一些毛刻

《放翁逸稿》误收的他人作品。陆诗全集是向来无注本的，我这

部巨型校注，是一个创举。有关题解、背景、地理、人物、典故、僻



年而全部完成，年开始，历时

词，持论之所自出、借鉴前人的诗，一一详注，并用以陆注陆之

法，参证陆游其他著作，予以拈出，引书直接引自原书，或已佚的

古类书、古书旧注，来源都扎实可靠。因全书庞大，亦难免有疏

失。前几年全国古籍出版社评比，获一等奖。

注》

我注了陆诗，又注了宋后期爱国词人刘克庄词为《后村词笺

卷，改变原书次序为编年，体例略同陆诗注，注得精审详

尽，使这位辛派词人三刘（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中成就最大的

一家面目，全部呈现。这也是向来无人笺注过的创注。

以上各种注，跨越了南北朝、唐、宋、清初到近代各个历史阶

段，是我对历代诗文词全面下工夫的证明。时人不了解，目我为

研究清代或近代文学的专家，并不全面。那是近年来我因为清

代诗学（包括近代在内）缺乏人深入研究，快要绝响了，为了填补

这空白，在苏州大学，我建议成立了“明清诗文研究室”，担任主

任，通过主编《清诗纪事》和主编《中国历代文学家辞典》的清代

部分，撰写作家三四千家条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

目， 年已交稿），以培养一批在职的这方面的研究人才。特

别是招收博士研究生，专业研究方向是清代诗学，已经毕业了五

届。这一切，无非是为了培养这方面的后继人才，扩大国内清诗

研究的专门队伍，加深影响，使研究得以不断深入发展。在

年，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在苏

州联合召开全国性的清诗讨论会，目的也在于推动这方面的深

入研究。

多万字，分为明遗民、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

《清诗纪事》的编写，自

全书凡

卷

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朝、列女、释道、鬼诗、梦诗、民歌、

谣谚，共 巨册。编写的动机，是因为唐、宋、辽、金、元、

明各朝诗纪事之后，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继之，只收清初

年间 家，体式与以前各朝诗纪事有较大的不同，不能配套，



余家，采录入书的尚有

月至

因此有另编的必要。以前，陈衍曾断言，编纂清诗纪事是不可能

工程。全过程中，接触到清代诗人不下

的。我知难而进，领导研究室成员完成了人们视为畏途的巨大

余家，根据体例，

年多时

倍于《全唐诗》所收诗人数，规模

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各种纪事。各家之前，并有评论辑录，为清代

诗歌史研究者提供丰富资料。在编写过程中，开始以

余种，制作

间，成员分几路跑遍京、沪、苏、浙、皖、赣、闽、鲁、豫、秦、蜀、辽、

吉等省区与各大中城市和高校图书馆，查访资料，或抄摘，或复

制，累计查阅清人及近人所著诗话、笔记、裨史、尺牍、日记、碑

传、年谱、档案、方志及诗文总别集等有关文献

卡片 万余张，保证了此书的丰富性和全面性。按计划于

充 的 阶 段 这 年

年中基本结束了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工作，进入整理考订、编纂补

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年

在郑州举行的会议上，听取了我所作关于本书编纂情况的报告，

并吸收其为该委员会直接资助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提供了必

要的经费资助。为了保证质量， 月，本研究室邀请国

内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刊物和出版部门的同行专家学者

余人，举办了本书的讨论会，与会者阅读了样稿、体例说明、

卷书稿。大采录诗家名单、引用书目以及当时初步编完的前

年

家对此书的学术概貌和编纂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就各条目展

开了各抒其见的深入讨论，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意见和建议。江

苏古籍出版社成立伊始，即承担了本书的出版任务。根据双方

协议，书稿分期交付，连续出书。自 月出版前

年卷后，到 月全书出齐。作者索引、引书索引、订误与补

遗工作，留待以后进行。本书的完成，学术界公认为近年来古籍

整理研究工作的一大成果。著名学者钱仲书先生说它“体例精

审，搜罗弘博，足使陈松山（田）却步，遑论计（有功）、厉（鹗　

“仲联先生与诸君子之愿力学识，历史载笔，当大书而特书，举世



学人受益无穷。”周振甫先生说：“《清诗纪事》吸取历代诗歌纪事

著作之长，并有进一步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季镇淮先生

说：“填补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意义重大，洵

为传世之作。”“数年之间，完成并出版如此大型的传世之作，实

月，获得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第四届中国图

家中，陈钞所没有的便有 多家。此书

年属罕见”。

书奖一等奖。

有《中国大百科全书

多年以来，我除了上述工作以外，自撰、参加或主持的著述，

中国文学》卷，我担任该卷副主编，通审过

卷本的大部分编

全卷文稿，还兼任《隋唐五代》支卷的主编，写了前言和大量条

目。又担任高校教材《中国历代文论选》初版

写工作，增修的

家的

卷本的校订并部分编写工作。又担任《汉语大

词典》编委，负责苏州片工作。又担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主

编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编委会顾问，为该书撰写了韩

愈、孟郊、朱彝尊、郑珍、黄遵宪、丘逢甲等评传。编选

首左右，都直接选自《近代诗选》，每家少则五六十首，多则

各家本集，并撰有每一家的评传。选录的诗篇，与陈衍的《近代

诗钞》大不相同。

年

已在江苏古籍出版社付印出版中。近年又为《中国近代文学大

系》编《诗词集》，与《近代诗选》内容又不同，上海书店于

年出版。主编的《中外爱情诗鉴赏辞典》

出版。与郭绍虞、王蘧常合纂的《万首论诗绝句》，人民文学出版

社定于 年

年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月台湾《国文天地丛书》出新

年在湖南出版版。主编的《爱情词与散曲鉴赏辞典》，定于

社出版。此类赏鉴文章，散见于《古代文学作品鉴赏》（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唐宋词

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不同内容的两

种）、《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不同内容的两种）、《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北岳文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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